
评论

■街谈

75 岁的韩先生家住西安市高
新区，前两天他去大雁塔广场转悠
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北广场有药
王孙思邈的雕塑，手里捧着一本
书。我认为孙思邈捧的书有问题，
孙思邈是唐朝人，那时候的书是卷
轴的，还没有线装书。”韩先生说，希
望相关部门可以关注一下，西安是
著名古都，不要在这样的细节上出
问题。（3月17日《华商报》）

生活在唐朝的孙思邈捧上了明
朝才有的线装书，换言之，“药王”一不
留神穿越了。这样的错误当然很低
级，但客观地说，如果不是对传统历史
文化知识具有一定了解的人，实际上
是很难发现街头雕塑这种细节上的谬
误。但也正因为它是街头雕塑，所以
这样的低级错误才应该被尽力避免。
因为一方面这样的错误会显得制作这
尊雕塑的人或单位很没有文化，也显
得我们的城市很没有文化；另一方面，
作为公开展览的街头雕塑，它的错误
会起到以讹传讹的作用，让市民和游
客误以为唐朝真的有线装书了。

造成这种低级错误的原因有很
多，比如雕塑设计者历史知识的匮
乏，比如有关部门审查不严等。但
是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错误的根
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缺乏应
有的敬畏之心。如果我们对传统文
化怀有应有的敬畏，那么不管是雕
塑的设计制造者，还是政府有关部
门，即便自己拿不准，把握不住，也
完全可以虚心向一些文化学者和历

史专家请教，进而避免错误的发
生。而正是因为对历史文化缺乏敬
畏，才显得随意，一旦随意了，错误
发生的概率也就大大提高了。

其实和街头雕塑出现的这种历
史性错误相比，国内影视剧才是类
似错误的“重灾区”。比如剧中的故
事明明是唐朝的，但是墙上悬挂的
字画诗词却是宋代的；比如剧中的
人物明明是汉代的，但人物所吃的
水果却是历史上唐朝才有的。这样
的历史文化方面的错误，在当前国内
影视剧作品中并不少见，说到底还是
影视作品的制作方在制作过程中缺
乏对传统历史文化应有的敬畏之心
所致。因为这些错误，都是完全可以
避免的，无非就是多请几位历史学
家、文化学者帮忙把把关而已。

另外，街头雕塑上出现的错误，影
响到的人毕竟只限于看见这尊雕塑的
市民和游客，其负面影响被限制在了
一定的范围之内，但是影视剧中出现
这样的历史文化错误，影响到的却是
全国范围内成千上万的观众。也就是
说，这种错误会对社会产生更大的负
面影响，会引起更多的以讹传讹的
结果，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

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敬畏，也是
对历史本身的尊重，是对下一代人
负责的表现。现在错误已经被热心
而博识的市民给指正出来了，当地
有关部门需要做的就是尽快改正这
种错误，并且在以后的工作中全力
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苑广阔

“药王穿越”源于我们缺乏敬畏之心

■个论

16 日，广州市民政局召
开“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情
况通报会。根据通报，自 1
月 28 日起启用的广州市社
会福利院“婴儿安全岛”从
昨日起暂停试点，这是目
前全国 25 个试点中首个暂
停使用的“婴儿安全岛”，
在此前48天中，“安全岛”共
接收弃婴262名。（3月17日
《南方日报》）

时至今日，关于“安全
岛”存在的积极意义，已无须
多言。广州“安全岛”在启用
不到两个月就宣布暂停，多
少让人遗憾。有人说，广州

“安全岛”的暂停，是一种退
步。在我看来，一味指摘广
州民政部门，未免有失偏
颇。既然弃婴是一个社会性
世界性难题，靠一个“安全
岛”显然解决不了很大问题，
更何况，必须看到广州“安全
岛”暂停的苦衷——持续超
负荷运行下的“安全岛”对弃
婴来说，危险系数相当高。
正因如此，在为“安全岛”暂
停而遗憾的同时，更该深刻
反思如何提供一个更广阔更
安全的平台去承载弃婴们的
生命健康。

也许有人认为，是不是
因为“安全岛”的存在助长
了弃婴行为呢？应该说，这

方面的因素可能存在，但绝
非导致“安全岛”超负荷的
主要原因。且不说公民在
弃婴过程会考虑感情成本，
乃至道德成本、违法成本，
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点。例
如最早开展试点的石家庄
市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才接
受弃婴约 180 人。内蒙古的
乌 兰 察 布 市 儿 童 福 利 院
2013 年 4 月试点，到 2014 年
2 月仅接受了 4 名弃婴。很
明显，广州“安全岛”的暂
停，不是因为当初设立所产
生的负面效应所致，而是有
其特殊原因。

就目前中国内地10个省
份建立的 25 个“安全岛”来
看，广州接受弃婴最多。原
因很明显，广州是华南目前
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的唯
一特大型城市，又是大量流
动人口的聚集地，这是导致
弃婴短时间内剧增的根本原
因。正因如此，面对广州“安
全岛”超负荷局面，当反思的
是，是不是“安全岛”太少
了？是否可以考虑调整“安
全岛”布局，统筹福利资源？
例如广州“安全岛”满负荷
后，是否可以将一部分弃婴
分流给有资源闲置的其他地
方的福利院呢？当然，实现
这一点，显然不是广州所能

解决的，它需要更高层次的
统筹协调。

需要特别讲到的一点就
是关于弃婴方面的制度建设
问题。事实上，关于如何处
置弃婴，国外已形成一套可
供参照的规章制度。在德
国，婴儿被放入“安全岛”后，
其亲生父母有 8 周的“反悔
期”；在瑞士，“反悔期”为 6
周。在此期间，亲生父母仍
可重新领回自己的骨肉，一
旦超过期限，则由有关部门
直接安排领养。那么，中国
是否也可以设置一个“后悔
期”呢？事实证明，有部分父
母在弃婴后不久就后悔，然
而，基于中国在法治上并未
确立“后悔期”，会导致部分
父母不敢去民政部门或福利
院领回孩子，毕竟，弃婴涉嫌
犯罪。

总之，广州“安全岛”暂
停事件不仅考验了广州民政
部门应对“突发事件”（弃婴
在较短时间内突增）的能力，
更是给中国如何更有效有力
地解决弃婴这一社会问题，
提出了深刻拷问——“安全
岛”只是治标，若要治本，还
需要从道德层面和制度层面
予以发力，而非将弃婴的命
运寄托在几个“安全岛”中。
□邓子庆

“安全岛”暂停，社会关怀须继续


